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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电影的空间美学研究——以《千与千寻》为例
郑诗颖

广东财经大学，广东广州，510320；

摘要：谈起动画，必然离不开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其动画电影打破动画电影的年龄界限，通过电影与动画的结

合，将电影影视空间美学的艺术性与人文性融入动画电影中，拓宽动画电影的叙事边界。而《千与千寻》这部

电影以独特的空间建构打破物理逻辑，通过“移动城堡”这一核心意象探索动画空间的美学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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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米特里的电影空间理论认为电影的本质是“时

间化的空间”或“空间化的时间”。他结束了电影在本

质主义上研究的纷争—长镜头和蒙太奇镜头之间的修

辞之争，并开辟了现代电影美学的研究方法。
[1]
在动画

电影的创作中，动画作为依托的载体，通过电影剪辑（如

蒙太奇）和镜头运动，将时间与空间压缩、拓展或重组。

基于其电影空间理论在动画电影中的运用，本文将从

让·米特里电影空间理论出发，并结合布尔迪厄场域理

论在宫崎骏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符号化空间隐喻的

运用，研究此片空间美学，以见动画电影的美学发展之

路。

1 双重镜像：真实形体与虚拟情感

动画要求观众同时接受两种镜像，也就是在动画电

影中所展示的真实动画形象以及动画形象在非真实空

间中使代入的真实情感。两种镜像反映出动画电影所打

造出的现实与虚拟划分成两层。第一层为真实动画形象

为动画中创造的动画形象，如会动的人物形象﹑不动的

固定形象等等。第二层为动画形象在非真实的空间中带

入真实情感存在两种，一种是动画的非真实空间中映射

真实的人类世界，另一种则为观众在非真实的空间中代

入自身的情感。米特里认为，这种“自愿相信”是电影

心理学的核心，而动画将其推向极致。

1.1 动态空间塑造:动画形象的真实表达

让·米特里的“时间化空间”理论强调，电影空间

通过运动与节奏获得“生命感”，而动画因其媒介特性

可突破物理法则，以动态空间的流动性重构观众的心理

真实。在动画电影中，动画电影形象作为叙事载体，其

动态性不仅服务于奇幻世界的视觉奇观，更成为角色异

化与救赎的隐性载体。在《宫崎骏和他的世界》一书中，

作者山川贤一认为“为了减少汤婆婆的负面描写，宫崎

骏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决定，把汤屋刻画成海哈巴岛式

的乌托邦。”其动画人物的塑造，构成了动画电影的视

觉动态空间。动画电影《千与千寻》真实”动态空间（见

表一）通过观众的心理补偿机制，反而抵达更深层的真

实——它不仅是叙事的容器，更是角色精神世界的拓扑

学展演。

表 1：动态空间的塑造

塑造手法 文生图关键词 图片效果

空间层级的流动隐喻 无脸男吞噬的物欲膨胀。外化社会阶层的压迫性。

边界的消解与重生
油屋入口被洪水淹没的桥、汤屋与沼泽的液态交界，均以

动态的空间坍缩暗示身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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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与空间的互塑
千寻被剥夺姓名后，其缩小的身体与庞杂油屋形成比例反
差，而她在清洁河神污垢、擦洗地板等劳动中，通过动态
的空间介入（污垢流动、水波扩散）重新定义自我价值。

由以上三个例子，可将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千与千

寻》动态空间塑造手法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空间层级的

流动，隐喻米特里所言“空间节奏即心理节奏”在此体

现为纵向运动对生存焦虑的累积。﹑第二类为边界的消

解与重生，呼应米特里“幻觉空间”中观众对“存在”

的主动完形投射。﹑第三类为身体与空间的互塑，这种

“行动赋予空间意义”的机制，恰印证米特里“空间是

行为的痕迹”之观点。三类空间塑造方式不仅打造视觉

奇观，佐之为动画电影所创造虚拟的真实世界而服务。

而在《千与千寻》中，标志性建筑“油屋”作为核心叙

事空间，成为叙事的载体，推动动画情节发展的同时，

亦隐喻了虚实空间的交替。

1.2 双重幻想：虚拟情感的隐喻寄托

动画电影通过动画中的主体形象塑造，完成对观众

对动画电影的双重情感幻想，这种幻想不单是动画电影

通过塑造主体人物﹑建筑﹑动植物形象，隐喻的去表达

现实世界的“真实”，且包括观众的自我幻想，这种自

我幻想体现在无意识的感动﹑生气﹑和愤怒等等。创作

者将动画电影中所创造的各种角色作为精神心灵与现

实世界的载体，观众从影片中解读搭建“虚拟”世界中

的现实情感表达。

让·米特里在《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中指出，电影

的本质是“现实与想象的辩证统一”，观众通过银幕的

“幻觉空间”完成对情感的二次投射，而动画因其媒介

的超现实合法性，能够将这种“双重性”推向极致。宫

崎骏的《千与千寻》通过油屋世界的嵌套式情感系统，

构建了一个既疏离又共情的隐喻场域，揭示了虚拟空间

如何成为现实情感的镜像与解药。宫崎骏的《千与千寻》

中双重幻想的第一重为异化空间中的情感剥离，通过去

人格化规则（剥夺姓名、劳动赎身）与异质景观（无脸

男的虚无吞噬、腐烂神的污染膨胀），将现实中的情感

创伤（孤独、物欲、环境危机）转译为视觉奇观。第二

重幻想为虚拟契约中的情感救赎，而让·米特里的“完

形心理”理论在此体现为观众对“千寻”之名的潜意识

追认，通过她的行动重构情感归属。如食欲的荒诞表演：

父母因贪食变为猪、无脸男用黄金诱捕食客等情节，将

消费社会的异化欲望外化为可怖的卡通仪式，动画的夸

张性反而使情感批判更具穿透力。

表 2:《千与千寻》的隐喻寄托

情节 隐喻表达

千寻被剥夺本名“荻野千寻” 无名焦虑的实体化：小千”的身份真空成为现代人自我迷失的隐喻

白龙遗忘真名、千寻靠记忆碎片寻回
身份

将情感依附性具象为可存储、传递的“物质”。动画的流动性呼应米特里“时间化空间”理
论——情感在动态中被重新赋予时间性深度。

千寻携记忆回归现实 通过双重幻想的和解，揭示动画作为情感媒介的终极力量

由以上对《千与千寻》动画电影的情节分析，可瞰

动画电影的双重幻想的辩证性以及情感托寓的动画赋

权。不论是阈限空间的净化功能，如油屋油屋作为介于

生死、人神、童真与成年的“过渡地带”，其超现实性

反而允许观众以安全距离审视现实创伤（如环境污染、

家庭疏离），并在幻想中实验情感解决方案。宫崎骏动

画中的“变形”角色设计具有独特的叙事价值，其突破

性在于将视觉奇观转化为叙事动能。《千与千寻》通过

动画独有的“双重幻想”机制，将情感困境升华为一场

形而上的洁净仪式。油屋的虚拟性非但没有削弱现实的

沉重，反而借助米特里所言“幻觉的诚实性”，让观众

在主动的完形投射中，触及比现实更赤裸的情感真相。

2 场域博弈:符号化的场景隐喻

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力量关系的竞争空间，行动

者通过资本（经济/文化/社会/符号）争夺支配权。动

画电影通过空间符号的视觉政治学与动态媒介的博弈

赋权，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转化为可直观感知的视听

斗争。（见表 3）

表 3:场域博弈的动画实现路径总结

策略 案例 理论对应

1.资本物质化 无脸男被黄金吞噬→黑色粘液海 布尔迪厄“资本实体性”

2.边界动态化 移动城堡跨越国境时齿轮卡顿 场域“可渗透性矛盾”

3.规则可视化 汤婆婆契约印章灼烧皮肤 布尔迪厄惯习“身体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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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谈论到的资本物质化﹑边界动态化﹑以及

规则可视化的策略，都借由其媒介的假定性特权，将场

域博弈从社会学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观看的动画符号形

象展示。策略 1中的理论“资本物质化”对应了布尔迪

厄“资本实体性”，他所认为资本不仅仅是经济资源，

更是具身化的权利社会，以物质或者是符号的形式渗透

到日常实践中。而动画电影通过视觉转译与空间叙事，

将抽象的资本形态转化为可感知的实体存在，形成独特

的批判性美学。策略 2中的策略边界动态化对应理论场

域“可渗透性矛盾”，也就是场域既需要边界去维护自

主性，但又因为外部力量的侵入而失衡的辩证关系。在

《千与千寻》中，通过超现实空间叙事，进这一矛盾转

化为可视的动态拓扑战争。策略3对着可视化对应理论

惯习“身体化记”，布尔迪厄的“惯习身体化记忆”指

社会规则通过长期实践内化为身体本能，形成潜意识的

行为倾向。动画电影通过动作设计、形体变形与空间互

动，将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的视觉政治学。因此数

字媒介不仅拓展了文学场的边界，允许新的行动者入场，

而且重塑了文学场内行动者的位置
[3]
动画电影中的场域

可以说是，流动的拓扑学，动画将场域可渗透性矛盾升

华为空间存在论寓言。

3 超现实映射：动画媒介的交互革命性

让·米特里在《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中谈：“电影

的真实性诞生于观众瞳孔与银幕的量子纠缠。”而《千

与千寻》通过动画媒介的超现实特权，将这一纠缠升格

为一场生物神经层面的交互革命——油屋不仅是奇幻

故事的容器，更是以视觉符号为手术刀，剖开观众感官

皮层的行为实验室。米特里的“心理完形”理论在此被

赋予血肉：当观众凝视千寻在倾斜走廊踉跄时，前庭神

经无意识的平衡代偿，使虚拟空间的物理法则内化为可

量化的身体信仰。《千与千寻》通过超现实映射的三重

交互机制，其中包括痛觉的拓扑传染﹑空间变形的肌肉

语法﹑契约的代谢式内化，将米特里的“心理完形”转

化为具身化神经契约。痛觉的拓扑传染表现在影片《千

与千寻》中通过反向痛觉映射颠覆传统，

4 结语

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以其深邃奇诡的异质空间“油

屋”，构建了一座视觉与哲思交织的丰碑。本研究以

让·米特里的电影空间美学及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

理论为双翼，深入探索了影片中空间符号化的隐喻实践,

随着媒介的多样化、复制图像的泛滥和信息接收的原子

化,人们的视觉习惯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米

特里强调的”空间作为动态知觉体验载体”，在油屋的

层叠回廊、汤池蒸腾的雾气与穿梭其间的“灵体”身上

得到极致演绎——空间不再是静止背景，而是流动的情

感与叙事本身。而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则为我们揭示

了油屋作为高度符号化的社会权力与资本流动场域的

深层结构《千与千寻》的空间美学成就，不仅在于其视

觉的奇观性与叙事的精密编织，更在于它成功地将复杂

的社会学、哲学思考转化为可感、可游、可思的动画空

间意象。

综上所述，《千与千寻》以其对米特里空间感知美

学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精妙的符号化实践，不仅成就了

自身不朽的艺术高度，更为动画电影的美学发展开辟了

充满思想潜能与人文温度的新维度——动画之“空间”，

从此拥有了更为深沉、广阔与有力的美学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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